
（火焰、冒火，既做名词又做动

将

所谓火焰战争，是计算机行业的行话，指的是尖刻

辛辣的在线交锋。它常常是公开进行，出现在电子发布

栏里围绕主题而形成的群体讨论中，也有通过

毒辣的信件寄给私人信箱的，但这种情况较少些。约翰

巴利将

词）定义为“通常是以电子为媒体的谩骂”，这就意味着

这种交锋有时是在不在线的情况下发生的，尽管电脑网

上的很大一部分东西被公认为是些无聊货，因此很可能

更喜欢实际的痛骂与抨击，而不喜欢在线的面对面的舌

战。

德里马克

火焰战争



加速了怒火中烧时那股敌意的升

再者，电子媒体交流所具有的幽灵般的性质在

这里，血肉之躯成了言语，发送者的躯体以信件形式飘

荡在终端显示器上

级；游魂也似的，匿名的战斗者往往感到他们可以将人

侮辱一番而不受惩罚（至少不会受肉体伤害）。而且，

信件似乎鼓励误解，就像手写函件的情况一样。一

也就是社会语言学

如“蜗牛信件”（这是计算机的行话，指传统信件），电

子信件的解释不需非言语的提示

法布所称的超语言的帮助。这些提示包括有表家彼德

达能力的声音现象，如音高、音强、重音、节奏、音量

等，它们的重要性已获得普遍的承认。不用说，关于这

一话题的书籍，成了超级商场里出纳台的主要销售品。法

布写道：超语言对精确阅读的重要性，不亚于语言本身：

式含有的关于这话的可信性的非言语确认。

“说话者声称自己说的全是真话，并不等同于他说话的方

有意思的

是这两者都不存在于网上在线，或以文本为手段的交流

中，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网上常会对一些善意的话发脾

气的缘故，这也说明何以要聪明地用标点符号来简洁地

“情感图标”

表现面部表情。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情感图标”的答案。

）在《新黑客字典》里被定义为

“用于表示情感状态的图像”。请侧着看下面的符号：

：）或（较少用）： 上义的变体。

： ）＝微笑的脸；用以强调使用者的善意。



经营者和电脑咨询人韦恩岁的

）＝眨眼；用以表示带讥讽的幽默或挖苦。；

：（＝悲伤，有时用于滑稽。

当然，正如一位网上漫游者所言：没有一种符号系

统是十分简单明了的。

网上时有无聊事发生。在网上，每一个人都以

一种平淡的情感说话。我认为以小小的微笑来表明

作者的意图是无用的。因为诸如笑容之类的东西往

往会像任何其他符号一样，难以达意。说到底，任

何一个想在“在线”上花时间的人都得在心理上长

几层老茧才行。

登在网上小组讨论上的电子短信与手写或打字机打

的信函在几个方面有重大差别。正如公共厕所里的涂鸦

一样，他们的作者有时是匿名的，通常用的是假名，几

乎总是陌生人。这就是无实体交流的混乱所在。这是一

种借技术而存在的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身份景观。它没有

性别、种族之差，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建构。在网上，使

用者脱离了生物的、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而自由飘荡。至

少他们具有个性特征的语言使用并不表露他们是白人、

黑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一个初中插班生等等。

格莱葛里说：

“这里没有视觉接触，也听不到各种口音，人们是凭着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维尔网（

纽约的

线 （

，

的内容而被评判。

电脑使用者阅读网上邮件并作出反映，而这些使用

者遍布所有的因特网和有着信息服务的全球元网络。如

、私人网络 、学术网络和由全美科学基金网

）交织而成的政府试验室；主流网络如美国在

） 和 计 算 机 服 务 网

，及较小一些的新闻栏之类，如三藩市的

（米奇

）和

卡帕尔荷叶发展公司的创始

。与厕所里的那些涂鸦不同的

人。他曾将因特网比成“一个图书馆，里头的书籍丢了

一地，并无特别的秩序

是，在线交流展示了一种有趣的准生活；当读者往下翻

页、浏览到那些发生在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数年来的

生动的你来我往的问题讨论时，他所读到的那些双关语，

都是发生在实际生活中似的

真实的表白，不拘形式的论文和某某辈的在线者，仿佛

这些，对于阅览他们的

读者来说，都好似飘荡在他的屏幕上一般，实际上也如

此。

人们时而会遇上一场火焰大战，尽管打笔仗没有打

嘴仗那般唇枪舌剑因而也不能为人们所激赏。在

举办的 大会上，网络用户的争吵甚至脱离

了主题，而说到了关于“火焰信箱”的实际版本上去了。

争论中只见个个摩拳擦掌，直要把对方打个一塌糊涂才

罢休。“一塌糊涂”的情形正是眼下我所见到的火焰之战



母，有享特斯 汤姆逊（

在《有的样子。战斗中，涂鸦者的似乎专于那种由

时钟装置的桔子》里惯用的讽拟莎土比亚的秽语来骂人，

什么：“你瞧，你这长梅毒的又蠢又恶的女人，”“你这长

毒化脓的畜牲，”“让你的狗屁见鬼去吧！你这乌了叭叽，

脏了叭叽的东西”等等，不胜枚举。有个网络用户曾不

无厌恶地预言，“这种不务正业的东西决无好下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焰之战不讲仪式，它是被称之

为“一伙人”的非洲裔美国人现象的网络文化的翻版。在

这种现象中，打架的人互相狠命地诅咒对方，占对方上

风。有时用押韵的脏话骂对方的娘。火焰之战最激烈时，

会有许多绝技表演，谓之“怒吼”。那是一种疯狂的独白，

由肥皂剧式的煽动到伴以猩猩表演般的艺术形式，应有

尽有。其特点有擂拳式的标点符号，加强语气的大写字

）式 的“宰

了他们，让上帝把他们去分类”的恶言。“怒吼”在精神

阿尔托（

刘易斯（

）的亵渎性文

爆炸》一书

中漩涡派画家的高谈阔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是

一位自称为“前驱”的女性网络使用者写下的经典：

永不屈服，永不妥协。或者说，从此永远足不

出户。二十年后，生活就会是如下情形：呆在家里

不要出门，出门太危险。你不能在外面吃牛、羊肉，

也不能吃糖、油炸货。绝对不能抽烟；从电脑上获

上属于安托宁

字，与文汉姆



他们断然身份检查

得所有的灵感，信息，与他人的接触，蔬菜食品，钱

等等。所有的东西都会由全副武装的坐在坦克里的

人送上门来。那些人必须穿过全是鳄鱼、水蛭和可

怕的水中疾病传播有机物的地方，经过安全门检查，

在最后一道关口经过

拒绝所有小费及免费的赠送品。在美美地享受了一

顿微波冰冻食品之后，你可以一蹦蹦到网上去，读

一读每日新闻，浏览图书馆，下载《包法利夫人》法

文原作，及一本像样的法语词典。然后在舒适温暖

的床上慢慢读着。屋子有三层钢结构护卫网，你会

非常安全。养养狗，养养猫，把下身洗个干净，睡

觉。去梦想些更像生活的生活，想想过去你能晚上

去外面散步、串门。那时你能驾着车这里那里地兜

风⋯⋯然后再睡去。

这一期特别的标题，故意弄得有讽刺意味，语气也

如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说话一样，不乏藻饰。这里没有火

焰之战，也没有正确意义上的“怒吼”，倒是特里西亚关

于《女权思想的母亲是最危险的“母亲侮辱者”》的那篇

演说，极富激情。有些近乎“怒吼”。文章号召女性要争

取到她们自己想要的所有权利，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

孩子，要创立一个具有女权思想的儿童世界。尽管如此，

这个以电脑行话作的标题，使人想起我们与周围世界的

交往正越来越有了电脑技术的介入。而且我们正逐渐被



法福说，商家利用博格品牌所具有的说不清

数字化所“吞噬”。正如《星际旅行：下一代的光景》的

爱好者所说的：由于日益频繁地与机器打交道，或通过

技术的纽带而彼此交往，我们已被变为技术与生物学的

网络化杂拌儿。

作（据在纽约紫禁星科幻小说书店和纪念品商店

的科拉克

恤服，眼下无比走红。法福的魅力制造了一套帽子加

说：博格牌之所以走红，是因为它与网络意识产生共鸣，

成了吸引人们的技术牺牲品的象征。同时，人们“追

星”式的狂热也说明了科幻小说的读者星际旅行迷们，以

及其他肤浅的技术文化的成员们一种普遍性的热望

这也许是企图披上机械电子的坚甲，便可以刀枪不入。

一种厌恶躯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虚构物的人格化，与

人们日益明白的这样一个事实相符合，即我们全部的生

命都由线缠绕着，我们人类共同的未来就写在糖果纸般

大小的硅片上。）

火焰之战看似空洞乏味，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

些亚文化的实际情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微妙证据。这

些方式表明，在线的那些人的心里就是由媒体本身所塑

造的。这些亚文化现象还使我们能前瞻未来几年的主流

文化，那时的美国居民恐怕大部分都只是实际社区中的

临时居住者了。一如加里斯 布兰文在《电脑性别》一

文里所说：“加入因特网的电脑网络正以每三个月

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它证明了人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的封面上关于网络垃圾的故事月

对电子联系方式的爆炸性的兴趣。约一千万人访问电子

新闻栏，而这个队伍正以数十位为单位增长。 就在《时

代》杂志 年

面世之后， 工作人员告诉我，新闻栏的浏览人数

此前已有 多 现已增加了好几千，他说：

“有人打电话问：‘这就是网络空间吗？
，

“现实世界里的沙漠”。用波德莱尔没错，这是

败。”

的话来说：“在那里，一块块的土地正慢慢地在地图上衰

那些花了不少时间经由电话线通过调制解调器而

与虚拟空间相连接的那些人常常说他们有一种“异地”的

进行的讨论会

特殊感觉。在网络上搜索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偷听正在

这有点像在某个迷宫大宅里行走，把

说：

头探进一间又一间房子里。一个叫埃俄卡的网络使用者

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实际上给人一种

‘实地’感觉。我盯着电脑的显示屏，但那感觉实在就是

我‘在’某种东西里，我处于某个地方。

由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宽频信息高速公路所能提供的

“虚拟一现实交流”将使埃俄卡的“实地感觉”具体化。

有一天，网络里将真正有一个“彼地”在。以当前的新

发展做跳板，我们可以想像出头戴三维眼镜的网络使用

者。在三维镜的耳塞里有一个四重声响系统。随着使用

者视线上下左右的移动，电脑的高速程序能相应地使所

度的

兰恩歌

见的世界（包括声音）活跃起来，创造出一个

幻境，一个真实时间里超现实的世界。霍华德



变异都能随着键盘上的一两声敲击而改变）。

这是一个有

德完成了一种可有触觉的感觉中枢。想想吧，高技术的

外套“知道”它们的使用者的四肢在什么空间位置，这

种套装的内层会装备有一套智能感应器

着很小的但可能摸得到的探测器网，配之以各种硬度的

振动器，每平方英有好几百个这种零件，它们可以接收

并传送一个可触物体的真实感觉。

太特对毁了容的红

一连上全球电话网，网络使用者就与有着同样装备

的个人或集体联系上了。彼此似乎都是些可信的虚构故

事：有生命的人物居住在三维空间（在这里，这现象是

变幻不定的，它使人们想起格莱各

脸麦克 杰克逊亦庄亦谐的看法，将他说成是未来跨种

族者的先驱。未来的遗传学的解构已成了正统。自恋性

戴着所有人类欲望的面具；性别、种族、年龄及其他的

莱因歌德

这么想象：“你只需将手指抚过你的合作者的键盘，远在

英里之外，一套操纵装置也会启动，以同样的先后

秩序，同样的频率传播这种触觉。其方式同你希望的毫

无二致。

恐怕还是

然而，必须注意到莱因歌德的这种预见的真正实现，

世纪早中期技术上的事。这需要一个全球性

的光纤网，还需要很多功能相等的电脑能监视和控制装

在身体地貌里的每个高山深谷、平原丘壑里的无数的感

应器与效应器。就是那时，如果技术的状况还同现在一

样的话，如我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里所定义的那样，要



弗雷德里克

建立安全、高速的微观振动器网也还只是一种海市蜃楼。

然而，关于网络文化的话题比网络空间要多。

可分成几种主

网络文化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松散的、准合法

的、选择性的、对立的亚文化复合体（亚文化的共

同目标是对技术商品的颠覆使用。这种商品常囿于

激进的身体政治）⋯⋯［网络文化

要领域：视觉技术，边缘科学，先锋艺术，大众文

化。

詹姆逊注意到了网络小说家威廉

吉布森的网络空间与多民族首府的世界空间之间的沟

通。在后一空间里，大量的信息通过光纤束被标示出来，

需要有认知制图学帮助解决。所谓认知制图学，是一种

全球系统的位置的意识。

政治文化教育，目的在于赋予个人主体以更强的个人在

詹姆逊认为：“我们相处的实

际地理环境实质上是在对个体和集体的主体的定位之

的空间与社会混乱而弄得中性化了。

中，在于获得行为与奋斗的名义。这种名义目前被我们

本文集的作者手

着（就算是本能地留意）一位

握指南针和六分仪，已开始实施詹姆逊的计划，而留意

居守者的矫正措施：

这种媒介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尽管也许有些

虚幻）。那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没有以权威和专



家为中介的世界。读者、作者和批评家的互换如此

之快，以至他们在一个共同创造的社区里（比如

）变得越来越不相干（参看本雅明《革命的文

学》；在线作为一种媒介远远超过报纸。在这种媒体

里，读者很可能同时是作者）。我对这些人并不反感：

他们来到我们的社区，在此生活和参与着，并分析

（他）的体验且对此进行思考。我想，要反对那些瞧

不起这个网络那个网络的“批评家”，就要把这些批

评家看成了知识的投机分子。在把地图绘好之前，他

们是懒得费劲去了解地形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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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美国航天飞机执行“国防部战略防御

初始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的首批飞行任务。这

次任务要求航天飞机绕着地球轨迹飞行，其航线跨越夏

威夷岛上的一座山峰，山顶上安装了一个功力强大、正

对着天空的激光发送器。航天飞机的机腹上镶着一块宽

大且反光性能好的镜子。按计划要求，激光发送器对空

发送激光，激光穿过大气层照射在航天飞机的镜子上，然

加里 查普曼

征服计算机

一



月，在执行战略防御初始计划的飞行中，

后反射回地球。地面站的科学家们可以测试激光反射到

地面时，光的路线由于受地球大气层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的情况。这是先期星球大战计划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实

验，在当时，该计划的依据就是：锁定敌军空中作战的

轨道，以防其用激光武器摧毁美军原子导弹目标。

万行的计算机代码。

国家航天局的航天飞机为“无人驾驶”的太空船，这

就是说，不是由飞行员，而是完全由电脑程序执行“飞

行”任务。航天飞机执行的每项任务在飞机起飞前已全

部预先设定。整个飞行任务被编译成复杂的计算机指令，

这些指令相当于长达

年

计算机程序员将程序中所有涉及距离的数据对象均换算

为海里，然而，他们忘了将夏威夷岛上那座高约一万英尺

的山峰的高度换算成海里，相反，他们的程序中有一条

指令要求航天飞机寻找放置在海拔一万海里的山顶上的

激光发送器。海拔一万海里的山峰约是地球上最高峰珠

穆朗玛峰的高度的两千倍。程序员们出了这种差错太不

幸了，海拔一万海里的山峰比航天飞机的轨道还要高，当

飞机经过夏威夷岛上的那座山时，计算机搜索的是一座

山尖直插入太空的山峰。飞机上的计算机将航天飞机翻

转，机腹上的镜子对着太空。夏威夷山峰上的激光发送

器按计划发射。光线却没能按计划反射给地面站的科学

家，耗资高达 万美元的整个实验以失败告终。



的一个小男孩在这次

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名为“法拉尔”的冰

淇淋连锁店开展促销活动，承诺在每个孩子生日那天免

费赠送一份蛋筒。小孩或父母惟一要做的就是填写一张

小表格，注明孩子的姓名、地址和生日日期，将表格邮

寄到法拉尔总店或存放在法拉尔的任何一个分店里。然

后，法拉尔将寄回一张惠赠，孩子们凭此可以在生日临

近时获得一份免费的蛋筒。

加州帕罗阿特镇（

惠赠活动中发现了一个小窍门。装订成小本本的生日表

格搁在卖冰淇淋的商店的柜台上。这个男孩抓了一大把

表格，在表格上填写好自己杜撰的男孩名，生日填得每

个月都有，不过地址一栏填的是他自己的，这样小男孩

一年到头都收到冰淇淋惠赠。

大约十年过后，所有那些凭空杜撰的男孩开始陆续

收到信件，当然，信件都是投递到帕罗阿特镇同一地址

的。这些信件是征兵管理局（

）寄来的，告知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年轻人，说

他们都触犯了十八岁必须服兵役的条款。这些信件转交

给新闻界曝光后，法拉尔连锁店不得不承认他们多年来

一直将他们的“冰淇淋惠赠活动”的数据卖给政府部

门。

二



”有

就在最近还发生了一件简短而极具代表性的趣事。

英国国教加拿大分支的主事称为“大主教”。这位先生收

到了一份电脑打印的邀请函，问他是否有兴趣与他的同

行一道参加“加拿大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会”。牧师回函

说：尽管他偶尔也爱吃香蕉，不过他对自己足以激起他

们的兴趣深表怀疑，再说他也没空。

四

以上几个故事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故事内容不仅可

笑，而且都与计算机有关。几个故事的相似之处在于：在

三个不同的场合，由于电脑的介入，人为地造成了令人

啼笑皆非的荒唐结果。山峰高达一万海里；凭空杜撰出

的男孩住了满满一屋，居然还接到要服兵役的通知；猴

子成了加拿大最大教堂的主事（注：英语中“

两种意思，一为“大主教”，二为“灵长类动物”）。从这

些事例或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例中，人们不难看出作为世

界的媒介的计算机有可能包含着多少与我们的现实世界

相对应的某种事实。不过，偶尔的，也许现在越来越频

繁地出现的问题就是：计算机所设定的所谓“虚拟的事

实”有时简直是荒诞不经。从这些例子，我们很容易得

三



机。对计算机知万台

出这样的判断：计算机指令的产物也许准确有用，也许

极为荒谬，甚至十分危险，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任何可

能性都有可能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因为计算机

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人脑创造新事物的才智这一点，使

得人们无法抗拒计算机的无穷魅力。还有什么机器能在

正确操作的情况下造成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呢？

计算机的外形显然可以无限地变化，计算机似乎轻

而易举地完成令人脑头痛的任务，计算机对现代社会有

不可小觑的影响，种种原因使得我们不禁对计算机肃然

起敬。这种我们自己生产的计算机器正在我们之中大量

使用 单美国就有多达

个魔盒

之甚少的人，甚至某些计算机专家都觉得计算机近乎一

手指在键盘上的操作和鼠标的移动与显示器

它

上潮水般涌入的彩色画面，从天而降的交响乐，或成千

上万种记录的快速组合之间似乎毫无明显的或可以说得

清道得明的联系。有人听到一位小学教师不无恼火地对

学生说：“我不懂计算机怎么知道按字母顺序排序

这样做了，这就是电脑知道它应该怎样去做的。”这些话

颇令人有同感，就连最为基本的算术排序也不那么简单，

找到最佳的排序方式必须具备高超的计算能力，必须真

正开动脑筋。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出的东西，计算机调

动其他机器所执行的任务，常常看起来是那么神奇。

计算机总有着一种或可称为“物件所在”的东西，意

思是“计算机”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具体物件，大多数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